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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研究

乡村旅游语境中的民间艺术变迁
以湘西德夯苗寨为例

吴 晓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 要: 由多重文化力量综合作用而兴起的现代乡村旅游, 构成了民间艺术的新文化语境。置身于新语境中的

民间艺术, 一改其原本基于村落民间生活运行机制得以生成和存显的方式, 而成为一种大众产品,以舞台化展

演样式和景观消费的审美特质不断满足他者的文化想像, 同时也是民间艺术一种自我调适和现代重塑的基本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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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旅游的兴起

作为一种旅游形式, 乡村旅游早在 19世纪的

西方发达国家就因都市焦虑和新浪漫追求发展起

来。而在我国, 则是新近之事,并且,乡村旅游的兴

起,是多种文化机制的召唤结果。在这些文化机制

中,最具直接作用的力量是来自政府的宏观政策指

控,促使乡村旅游兴起的主要力量是开发投资商的

资金投入,民族村寨当地人的积极配合和参与,更

是乡村旅游得以有效发展的重要因素, 而直接起着

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力量,毫无疑问是游客, 只有大

量游客的持续参与才能直接推动乡村旅游的繁荣

发展和规模提升。就政府而言,制定乡村旅游的开

发政策,其旨归主要是与 现代化 、经济发展 和

文化产业 等这样一些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事实

也的确如此,乡村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改变了许多民

族村寨的民间生产方式,对于当地民众经济收入的

提升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对于开发投资商来说, 以

资本投入而赚取更多的资金,这是毋庸置疑的基本

目的。对于游客来说,之所以热衷于 乡村 , 可以

从多种角度对这一旅游现象进行诠释:游客在乡村

旅游可以与民间和自然保持近距离的亲密接触, 享

受宁静祥和的氛围,到大自然 氧吧 获得身心的快

乐与健康。也可以是对都市喧嚣、快节奏的工作压

力和人际关系的淡薄与疏离的一种暂时的逃避。

也可以是到乡下去体验和体会一种 怀旧 的感觉,

毕竟 乡下 可以成为人们记忆中与 过去 联系在

一起的场景。
[ 1] ( P77)

这是一种基于后现代主义语境

而对乡村旅游的内在文化魅力做出的判断。多重

文化力量的综合作用,使得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

文化消费样式已经成为基本的文化事实。

就本文所具体考察的个案 湘西德夯苗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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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其从自然村落演变成现在的旅游景观地,同

样如此,是一个受多重文化召唤机制影响而逐渐形

成的过程。苗寨 德夯 位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州府吉首市西郊 20 公里处的一峡谷深

处。现有住户 138 户, 人口 528 人, 全部是苗族。

因其惊险迷人的自然风光和特独的地理风貌,故而

在国内兴起旅游消费之初,该自然村落被湘西州政

府于 1987年开发为旅游区。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旅

游市场的发展, 单一自然风景已不能满足旅游发展

的需要。于是, 民族文化转向 成了另一条有效的

开发之源。恰巧, 居住在德夯的 100多户人家,全

部都是苗族。他们讲苗语、穿苗衣、过苗节、习苗

俗,有着浓厚的苗族文化特色。这一切为将德夯建

构成 苗族民俗文化风情园 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

础。1992年,在政府、开发商和地方文人的多方作

用下, 在德夯自然风景旅游区的基础上, 建立了以

苗族民间艺术为主要内容的 苗族民俗文化风情

园 。这后来成为德夯的标志性旅游项目。它主要

以展演苗鼓、苗歌和苗族生活习俗等苗族民间艺术

文化为主要节目内容,以苗鼓表演为主打项目,以

营造湘西苗族文化的神秘性、原始性和怪异性为主

要风格,以原生态为主要卖点。这样一来, 湘西德

夯苗寨,就从自然村落逐渐演变为自然风景旅游

地,再到 苗族民俗文化风情园 , 最后发展成为现

在的一个集自然村落、自然景区和民俗旅游于一体

的典型的乡村旅游地。同时, 苗族民间艺术在这里

也得到了全新的改写。

二、苗族民间艺术的变迁

与其他许多民族一样,苗族是一个拥有丰富民

间艺术样式的民族。在湘西德夯苗寨, 苗歌、苗舞

以及集歌舞于一体的苗巫,都是苗族民间文化中的

典型艺术样式, 苗族的各种物质、制度、精神等习俗

文化也都具有一定的艺术韵味或者包含有特定的

艺术因素。这些丰富的苗族民间艺术, 固然来源于

苗族历史民间文化并深刻地受其影响,然而, 就置

身于德夯这个自然村落中的苗族民间艺术而言,较

之于苗族历史民间文化, 德夯村落的日常生活运行

机制更加深刻直接的制约着苗族民间艺术的存在

和显现。 作为乡土社会基本单元的村落, 不仅仅

是作为乡民艺术的生活空间而存在,而且给予乡民

艺术一个结构意义的背景。
[2] ( P6)

也就是说, 德夯

苗族民间艺术不仅指向于族群历史,更是聚焦于地

域经验。它是一种具有鲜明文化边界的地方性知

识, 有着强烈的地域性特征。同时, 它是作为德夯

苗族生活样式或隐或显的存活于苗族民众具体的

日常生活中, 在具体的生活中进而显示出它的族群

性、地域性、历史性、娱乐性和仪式性等文化属性。

而深受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影响兴起的乡村

旅游,在将德夯从自然村落变成了一个旅游景地之

后,更是对德夯苗寨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深刻影响,

导致德夯苗寨民间艺术循着现代旅游消费文化路

径在各方面发生了许多变化。

(一) 运行机制的变迁

德夯苗寨从自然村落演变为乡村旅游景地, 从

而使得德夯苗族民间艺术所赖以存显的文化生态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这种变化的主要力量毫

无疑问是旅游, 旅游遍及全球可居住区域,遍及全

球的社会文化、经济和认知空间,既导致了全球各

种身份的混杂, 也引导了它们的再发明和再

生。
[ 3] ( P313)

德夯苗寨在步入旅游地的开发进程中,

不可避免的使得其空间角色发生了改变。它从承

担人居现实日常生活的自然村落转换成担当旅游

展示的人工舞台。这是一个两种不同文化世界的

转换,是一个从熟悉的民间乡土世界到陌生的现代

消费世界的变迁,也是一个从自我内在的生活世界

到 他者 外显的表演世界的置换。这种性质转换

使得德夯苗寨就既具有原本民间村落意义,又不失

现代消费文化的旅游地意义,还富有人类学镜像的

文化意义,同时还披上异域想像的审美意义。更为

重要的是,这种性质转换及其带来的德夯苗寨空间

意义的增殖将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引入到一个新的

文化语境,即从村落日常生活语境过渡到现代旅游

消费文化语境。这是一种多种文化性状共生的混

杂体文化语境。原本属于德夯的自然、历史、居住、

生活等文化, 外地的苗族文化,外来的民间文化, 外

来的现代文化甚至是当代大众文化等各种文化样

式, 都共同构筑一起成为德夯苗族民间艺术的新的

文化语境。在这种新的文化语境中,德夯苗族民间

艺术所面对的将是来自民间的,现代的,后现代的,

本土的, 外来的,现实的,想像的等各种性状的文化

挑战和选择。这完全类似于被韦尔施描述为具有

混合化 特征的 超文化 性质, 真实性变成民间

故事,自我性在模仿他者,而土著人本身,早已就是

他者的臣民了。
[ 4] (P164)

于是, 原本处于日常生活中

作为生活样式的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就受制于乡村

旅游文化逻辑的牵制而得以新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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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显现方式的变迁

旅游开发以前的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其显现方

式主要是以生活样式的方式隐性或显性的存活于

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它是自然而然与日常生

活交织在一起, 具有特定的时令性、节律性和仪式

性特征。而在德夯苗寨被开发为乡村旅游地以来,

苗族民间艺术的显现方式就增添了一种新的可能,

即舞台化的展演方式。舞台化展演作为一种旅游

产品展示方式或者消费途径, 主要是将苗族民间艺

术的各种艺术符号进行集中、加工、整合和包装,打

破其原有的自然局限, 随时进行舞台形式的表演。

就作为旅游产品的德夯苗族民间艺术而言,其显现

方式可分为静态展览、动态展演和动静结合这么三

种。静态展览主要是以实物的形式,配以图片或文

字进行静态化的说明解释, 诸如苗族鼓文化博物

馆、苗族服饰文化博物馆的展览, 其他的如德夯民

居、家庭结构等都是一种静态展演方式。动态展演

主要指的是由德夯民族艺术团的各种舞台演出、举

行的迎客仪式。动态展演直接依赖于音乐、舞蹈的

艺术样式, 借助灯光、音响等现代科技手段, 将历

史、仪式、习俗等文化形象化展演而出。动静结合

的展演方式,指的是德夯自然景观被赋予的人文意

义的被展演。这些显现方式的生成,主要是诉诸德

夯旅游地标志性项目建设的需要。 现代旅游是建

立旅游标示物的一项工程,它是游客之所以到那一

特定的景点去旅游的一个巨大的吸引力。
[ 1] ( P190)

德夯苗寨就是以苗族民间艺术的新型显现作为其

旅游标示物的。

这样一种新型的显现方式,是建立在将苗族民

间艺术引渡至一个新的文化语境的基础之上,经过

一定的加工,或者改编, 从而将苗族民间艺术进行

一番全新样式的舞台化展演。作为超越特定地域

经验旨在跨文化经验对话的展演, 它是不同于艺术

民间状态的定位于文化内部的体验和意会,展演的

根本特征是指向文化跨界的表意实践行为,它是内

部主体对外进行文化展示的文化行为。然而,它并

没有否定和拒绝艺术的民间性和民间状态,它只是

与民族民间艺术民间状态相并行的另一种新的存

显方式。在某种意义上, 展演是苗族民间艺术在遭

遇来自全球化消费主义文化观念冲击时的一种自

我调适方式。这种调适的结果使得苗族民间艺术

的存显状态从民间的 自我 走向展演的 自我- 他

者 。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格局。后者是对前者的

时空突破和拓展,意味着苗族民间艺术无论是在存

显时空方面,还是在存显方式方面,都多了一种新

的可能方式。

(三) 审美特质的变迁

作为自然村落中的苗族民间艺术,其审美特质

主要源自村落日常文化体系,主要表现为审美蕴含

的地域性和审美体验的场域性,着重凸显了德夯苗

族民间艺术的文化边界的不可逾越性。它自始至

终都是在德夯苗寨这个既定文化空间中发生和运

行。而当德夯成为乡村旅游景观地之后,受制于文

化语境和显现方式变迁的影响,苗族民间艺术的审

美特质便也发生相应变化。它开始跨越文化边界,

成为一种大众性、消费性和娱乐性文化产品。如同

当下消费社会中众多大众文化一样,德夯苗族民间

艺术这种文化产品的出现和接受,它的文化表征意

义以及它对德夯苗族文化的深远影响,绝非简单之

事。可以说, 这是属于一个社会文化转型中的审美

文化事件。它是由多种社会力量共同塑造而成的,

在其生产、展示、接受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社会力

量和关系聚集在一起。具有法国哲学家居伊 德波

所言的 景观 ( spectacle)意义,它是 以影像为中介

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是 我们特定社会经济构

成的意义与记录,同时也是我们被卷入其中的历史

运动。
[ 5] ( P5)

这就是说, 德夯苗族民间艺术在乡村

旅游的文化空间中,已然从苗族民众的 生活样式

演化为供其他人观看欣赏的文化景观。它同当代

电影、电视、报刊杂志、畅销书、游乐园等各种大众

性的文化形式一道成为文化工业产品,成为令人目

不暇接的娱乐文化产品,不断刺激和满足大众的消

费欲求。

值得注意的问题是,苗族民间艺术原本具有的

消遣功能之 娱乐 与乡村旅游语境中所言的 娱乐

化 两者是决然不同的。前者是苗族民间艺术与生

俱来的一种自然属性,并且只在其生成的文化语境

中才能有效发挥娱乐功能,娱乐性质具有鲜明的文

化界限, 即只有苗族文化持有者才能真切体验享受

其娱乐特质。而乡村旅游文化语境中的苗族民间

艺术的 娱乐化 ,却是一种基于旅游消费文化逻辑

而对苗族艺术人为操作的市场化文化事件,它以景

观化和舞台化的方式打破其原本具有的独特地域

疆界以实现文化共享,消解其固有的神圣性和隐私

性以拉近与大众市场的距离,剥离其符号能指和所

指的内在关联并进行消费意识的随意重组,以符号

能指爆炸途径制造出符号意识幻觉形态从而让消

费者获得意念满足。所以, 娱乐化 了的苗族民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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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是一种丧失意义的形式组合, 是能指大胜利后

诞生的供他者进行审美想像的符号外壳。

不难看出, 德夯苗族民间艺术的变迁,主要是

受现代旅游消费文化的影响而产生的现代发展。

这种现代发展从显现方式和审美特质方面凸显了

苗族民间艺术的另一种文化品格。这种现代发展,

无论是对苗族民间艺术的一种延续,还是对苗族民

间艺术的一种重塑, 它都可以视为是苗族民间艺术

于新文化语境中的一种调适性的变迁结果,是一种

对已经改变了的文化语境的尝试性适应。

三、余论

地方经济发展之旨归,使德夯苗寨走上乡村旅

游发展之路,从而使得德夯苗寨的空间意义发生变

化,相应地,对其拥有的苗族民间艺术也产生了变

迁性影响,并且, 这种民间艺术的变迁还将会随着

德夯旅游规模的发展继续不断的运动。在这个变

迁的过程中,苗族民间艺术一方面继续以生活样式

的形态存活于德夯苗族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另一方

面,为适应新出现的旅游消费文化语境的逻辑特

征,表现出以舞台表演方式供他人欣赏这样一种灵

活的调适性变迁样式。这不仅显示出苗族民间艺

术从文化形式转换至经济资本的强烈可塑性,而且

也表征了苗族民间艺术灵活的适应性。

应该说,以乡村旅游开发作为改善经济水平的

措施,这是当前民族地区的普遍现象。直观上,这

是一个经济发展问题,而其实质是一个涉及民族艺

术文化传承和保护的文化问题。毫无疑问,旅游开

发在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 推动着各民族

民间文化的复兴和民族身份、民族精神的再建构并

得以不断的展现。
[6] ( P8)

问题的关键是, 如何在经

济发展的同时有效传承和保护民族艺术,如何在旅

游开发这个新的话语空间中有效传承民族艺术的

内在文化因素,能否分别从艺术形式和艺术内核两

种视角对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做出不同的实践和

理论批评, 民族民间艺术的保护与传承, 是一种文

化实践还是一种美学理念建构抑或两者兼而有之,

等等。在全球化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两种话语并存

的当下思考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具有非凡的文化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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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of Folk Art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Tour
Take the Miao Village of Dehang in Xiangxi as Example

WU Xiao

( College of Liter ature and Journalism , J ishou University ,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Modern rural tour,which consists of many cultural forces, has formed a new context of folk art. It has sur

vived the rural mechanism and become a mass product, meeting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cultural imagination.Modern

rural tour is also the basic route for the self adjustment of folk art .

Key words: folk art; changes; rural tour; the Mia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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